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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得知母校商镇小学校

志付梓问世．真』，是一桩幸

事。我仔细阅读，认真品味，

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慨与激动．

翻开志节．我血在翻腾，

泪在流淌，是喜是悲，难以古

表。．全志书的字里{r间蕴藏首

创校建校的长者仃】多少【】IL和

泪艰与辛：点点滴滴、浓浓

序

暮恫壹

墨彩问铭刻着学校发展与变更的足迹与牡哉。她是本鞭策、激励、启迪，

催人俞进的辅政之典，我深信，这本f；定会起到“资治、教化、存尘”之功

能

我小在商镇，长杠商镇，我的肩蒙教育在商镇小学，小学的历史生涯至

今迁锦f己在心： 一圣宫”、“周家祠’：暑”、“大佛般”以及大佛殿内的=尊
佛像和站立两旁的I‘八罗汉，那栩栩如乍、活灵活观的神态还ut常n‘脑海里

再现．虽然这些利堂、庙宁小复存在，啭·保留F柬的银杏树、犬槐树还依

然那样根深川茂、富有牛机。黄里透亮的镦沓IIf，绿而带黑的槐树粜，它是

母校的见证．

百年的磨难．铸就了17I q。的辉煌。 代代学千从这甲走出r|窨i济山，闯

荡存祖凼的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他们之中4；乏有政界、军界，教汀界、史

化艺术界、经济界的佼佼肯他们犹如银沓叶nt迎着徐风小问歇的作响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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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各个领域，展示着自己独有的辉煌和魅力；他们犹如大槐树累累果实，

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射热，让人陶陶醉醉尽享甘甜之美。

萌生于道光十六年问的商镇义学，可谓是商镇小学的悠久前身。其间几经

风风雨雨、几经坎坎坷坷、几经多少沧桑磨难，走过了一段段极不寻常的艰

辛历程。在历朝历代政府高官、社会贤达以及在这片颇具灵气的沃土上工作、

学习的代代“商小人”的默默耕耘、辛劳付出，商小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实属

不易。作为“商小人”的我，表示无限感慨和自豪。事实证明：商小伴随着

历史的长河波涛在永不停歇的迈进。她的兴衰荣辱无不与国家和民族命运，

无不与历史和社会变更息息相连、紧密相关。

如今的母校绝非与昔日相提并论。随着现代化的电动推拉门的迎客曲，

你步人校园，映人眼帘的是：光滑平坦的水泥操场和塑胶跑道；一排排体育

器材设施排放得整齐有序。幢幢教学楼、宿办楼拔地而起；院中假山、喷泉、

小桥、楼阁、树木、花卉、雕塑把学校点缀得如同世外桃源。今日之商小已

搭上了历史的快车道，今Et之母校，又迎来了新的艳阳天。

我是商镇人．是这片神奇古老的地方给了我成长的沃土，是商镇的父老

乡亲、是商小的师长校友给了我腾飞翱翔的翅膀。我衷心祝福商镇小学取得

更加辉煌的业绩．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栋梁人才。

2009年5月



昨夜，我X梦回故乡一

我叉变作那个系着红

领巾的少{}。．怯怯地站在

商镇小学的夫门rI．小知

陔往哪坠走·

不醒的梦里．我在摸

索．

梦叫童年的神游巾．

我在寻找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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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在一阵会唱歌的风里打着旋儿，翩然坠落，满地金黄，让我舍不得踩上

去。我还看见一片洁白的羽毛，从银杏树婆娑的枝头伴随着金黄色的树叶，

从高空翩然，还没落地，悬挂在银杏树杆上的钟声就铛铛地敲响了，蓦然惊

飞了一只小鸟，从葱茏的银杏树枝头，直直地飞出去，刺向云端。

钟声悠悠，蓦然震碎童年梦。

这是我童年就听惯了的钟声啊，把我人到中年的甜梦惊醒了!

不经意抹了一把脸，这才发现泪流满面，枕头湿了一大半。

这是思乡的泪吗?是难舍的泪吗?是离家的游子、离校的学子盼归难回

的泪吗?

我的心里一阵风起云涌——仅仅就是因为半生浪迹，天涯孤旅，书剑飘

零．我就平添了这浓粘的乡愁?这空飘的遗恨?

禁不住，就是一声无奈，再一声喟叹：原来我，已人到中年!

半生半世的沧桑啊，我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到童年了，回不到美丽纯

真的梦境了，再也——做不了那个在母校的光辉中迎风长大的少年，再也做

不了商镇小学的fl,fl-,学生了。

久被浊世蒙尘的心幕上，缓缓叠印出一个个熠熠生辉、栩栩如生的场

景，悠悠梦回中滚滚辗过这个名字：商镇。

商镇，距离龙驹寨十五里，有座好有名气的山，名叫商山， 《水经注》

上记载的四千年前协助大禹治水的功臣契，就被舜封于此地，所谓古商国，

就因这个商山而得名； 《史记》上说的为躲避秦始皇焚书坑儒，四个博士唐

秉、崔广、吴实、周术避居商山，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世称商山

四皓的，说的也是此商山；商山脚底下有一条早在《吕氏春秋》里就被称作

丹水的滔?舀大河，因为是发源于秦岭深处，途径商州城，直奔龙驹寨而去

的，所以又被称作州河。州河边有两个鼎鼎有名的地方，相隔八里，一个叫

商城，一个叫商镇。这商城是秦孝公十一年修筑而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

革家商鞅被封于此，并成功进行了商鞅变法。而商镇却是因了商城而发迹，

是唐高祖武德年间把此地商洛县城，由商城西迁十里，才得以形成。商镇正

对着浩浩商山，商山上修建着巍巍商山寺；镇西头有孝惠帝所立四皓墓仙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香冢；由西到东，商铺接踵，街容繁华，百业兴隆，比低了十五里之外的水

旱码头龙驹寨，被诗赞为：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东街尽头修建了

鼎鼎有声灵光院，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粉彩涂金，金碧辉煌，看起来丝毫

不比龙驹寨船帮会馆的花戏楼逊色。

灵光院，一个读起来流光溢彩，唇齿含香的名字，它后来成为我的母校

商镇小学所在地。

百年鼎盛之后，它在历史的烽烟中被弃置，改造。大佛殿被改作会议

室，还被当作追悼毛主席的灵堂，也曾是我们红小兵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场。

我喜欢的石秀云、叶福胜、周树刚老师，曾经在这里给我们排练出那么美妙

的儿童歌舞，有《打猪草》，有《挤牛奶》，还有《送公粮》。石秀云老师是

闻名全国的少先队辅导员，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跟毛主席和首都的少先队员

一起联欢，她教我们排练原汁原味的北京少先队主题队会，跟电影《祖国的

花朵》里的情景一模一样，排练《沙家浜》，是严格照着样板戏的标准模式

去排练的。我至今还记得她给我们排练大合唱时打拍子指挥的潇洒动作，齐

耳的短发随着动作在飘忽，俊朗的脸上严肃的没有一点笑容。我的耳边又响

起当年的红小兵们整齐划一的歌声： “红小兵心最红，终于人民忠于党。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要当工农兵”。可惜石秀云老师早就去世了，如今她

的墓前青草已经长成大树了。叶福胜老师是能拉会唱多才多艺的，曾经给我

们编排了一个名叫《小将上阵打冲锋》的舞蹈，带领我们去参加县里的农业

学大寨集体舞汇演，取得了最好的成绩和名次。周树刚老师是从两岭小学调

来给我们教音乐的，曾经帮我们排练《九月桂花遍地红》和《洪湖赤卫队》

片段，还带着我们到处去考县里的剧团，考省里的歌剧、话剧团。当我想起

这些，眼前又看见了那些跟我一起载歌载舞的小伙伴：惠淑东、惠艳艳、陈

岚岚、贾晓琳、叶喜霞、李丹亚，他们和我一样，是商镇小学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的台柱子，小演员，总是盼望着六--JL童节的演出早点到来，盼着县上

的各种文艺汇演接连不断、永不结束，盼着不上课、不出操、不去小农场劳

动，集中在灵光院的大佛殿里热热闹闹排练文艺节目，再又抹着红脸蛋，粉

墨登场，四处巡演。人到中年之后，我还总是隔三差五做着一个相同的梦：

帐幕拉开了，演出要开始了，我却找不到画眉毛的笔，或者刚把脸上涂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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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却不见了定妆粉和胭脂红，这样一急，梦就醒了，才知道自己工作压力

大，怀疑自己患了焦虑症。梦醒之后，心里怅然若失，想起自己那么热爱表

演的一个人．那时候却总是为每次演出没有衣服而着急。我亲爱的外婆，曾

经在我每次要演出时帮我借白衬衣和绿军帽，角色太多的话还要借白球鞋和

背带工装裤．每次都有一两样衣服借不着，每次都愁得外婆一双小脚原地不

停地戳着转圈圈，急得我在外婆家的石榴树下哇哇大哭。我的外公，总是在

我晚上排练节目的时候，走着高低不平的夜路，打着风雨灯去接我，或者在

我演出结束后，在戏台VI接我回家。可怜我那世界上最慈祥的外公外婆，早

就在另一个世界里化为泥土了，他们没有享过我一天的福。等我后来经济好

转的时候，我常常想，假如他们还活着该多好啊，可惜这是痴人梦痴，飒然

惊觉之际．只有怀念的泪水哗哗地流，只有生死暌隔的遗恨。只好拼命地想

高兴的事，那时候我多骄傲啊，每次我演出，台下总是坐着外公外婆和我的

小姨、四姨，还有弟弟妹妹，有时候给参观开门办学的外校老师演戏，我的

母亲就从她任教的三公里之外的两岭小学赶来，坐在那些来自全县各个学校

的老师中间，看我演节目。她的同事们总是羡慕地对她说： “彭老师啊，就

你娃长得最好看，就你娃演得最好!”不熟的老师就会问： “哪个是彭老师

的娃?”我的母亲就指着台子上出尽风头的儿子说： “长得最好看的那个就

是啊．你看，每一个节目都有他!都有他呢!”母亲的这种骄傲一直延续到

今，在我成名后，出版了《红纸伞》写了《龙凤驹》小说和电视剧之后，母

亲走在街上，总有人说： “看!彭老师!谭易他妈!”母亲一高兴就把我的

书拼命送人，乐此不疲。害得我常要去书店买回自己的书放在家里，再多的

书都存不住．再多的书都送个光。

一棵挺拔高耸的老柏树，长在玉皇楼的边上，玉皇楼上住着我最喜欢的

叶阳启和石荣祥老师，他们在我童稚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父爱和浓稠的师

情。我那时候常常见不到自己的父亲，父亲在秦岭另一边的户县宁西林农业

局工作，一年只回家一次、两次，我就常常幻想着叶阳启老师是我父亲，我

是多么喜欢跟他在一起啊!他的慈祥和宽厚，满足了我见不到自己父亲的所

有相像，也赶走了我思父念父的惊天悲哀。我曾经多么不愿意他被调到老君

沟的五七大学去，我曾在他调离后的那段时间，偷偷站在他曾经住过的屋



下，无声地哭，我的心曾经跟着他跑到我从没去过的那个地方——老君沟，

在他被调离母校的那段时光里，我童年的太阳失落了，我的生命黯淡无光，

只要一想起就会掉眼泪，好久好久都快乐不起来。

旧时祭祀赶会的庙场，变成商镇小学的操场。老爷庙对着戏台子，双面

戏楼的楼上楼下都被改作教室，虽然历经了破四旧、移风易俗、文革等诸多

运动，它已经残破颓败，荒寂不堪，落寞不羁，但我依然在它斑驳陆离的沧

瘁中，读出昔日的华美与瑰丽。那是我童年的圣殿，安置童一t2,的圣殿，让我

快乐的圣殿啊!偶尔会有丹凤剧团、商县文工团和商洛剧团在戏台子上演

戏，一演就是半个月，演秦腔《红色娘子军》和《八一风暴》、 《血泪仇》，

也演传统戏《十五贯》和话剧《救救她》、 《枫叶红了的时候》。我那时候买

不起5分钱的门票，却又舍不下脸偷钻隔离幕帐去混戏看．只好紧贴着幕帐

站着，竖着耳朵听了一遍又一遍，每晚都去，场场不落．把每一出戏都听得

滚瓜烂熟，边听边在嗓子眼里哼哼唧唧地唱。有一次，正听得高兴呢，一个

好心人拍着我的肩膀说： “娃，看你可怜的，我带你进去看吧!”我高兴地

跟着他往进走，可是走到门口被人挡住了，硬是不让进，那是商洛剧团演

《十五贯》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我多想能进去看一眼，把我记在心里的戏词

对着戏台子上演员的表演对上号，可是把门的人怎么也不让进，那个好心带

我的人身上也没装多余的钱给我买票，只好把我扔在门v1。我就那样耳听着

满台子锣鼓梆子敲打着，最后一场《十五贯》演到最热闹处，把我急得眼泪

大朵大朵地往下掉，把门的人却一把把我推了出去。戏越唱越热闹，我就那

样站在隔离幕布外面，听着熟悉的唱词，放声大哭。哭罢，一个人才又郁郁

地走到操场边的墙角下，蹲下去，浑身哆嗦。只听头顶的院墙上一声悠悠的

叹息，一个老头儿站在院墙上冲我招手： “娃，你上来，站在院墙上来看

嘛，这里能照着一点影影子。”我被他拽着上了院墙，个子太低，站在院墙

上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戏台口点燃的四盏汽灯，放射出刺眼的亮光。老头

哀叹： “唉!有钱人看《十五贯》，没钱人在院墙站。”我不说话，早已是满

脸泪水。

谁知第二天早上，当我红肿着眼睛背着书包走进校园，看着空荡荡的双

面戏台，看着戏台下大大小小堆放的用来坐人的石头砖头，我的脑子里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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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地响着《十五贯》的旋律。熟悉的戏词在我的脑子里像爆米花一样往出

蹦： “我爹爹贪财把我卖，我不愿为奴逃出来。高桥去把姨母拜，请她与我

做安排。”

母校操场上的双面戏台，那是我的伤心地!如果我不说，谁都不知道，

一个热爱文艺的乡村少年，曾经在那样一个夜晚，哭得痛得断了肠子。几年

后，那个戏台子被拆了，我心里那根疼痛的肉筋却始终没有被拆除掉。成年

后，我曾经在有月亮的晚上，偷偷来到母校的操场，踯躅在双面戏台旧址

前，遥想当年，我的委屈和伤痛。从那时一直到三十年之后——即就是在此

刻，在我用文字打捞心灵沉船的这一瞬间，我也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我的长夜嚎哭，我曾经的哀绝和无望。我的母亲还一点都不知道儿子年幼时

因为看戏所受的委屈，一直在外乡任教的母亲也曾淡淡地讲她的少女时代，

家境贫寒买不起戏票看不上戏，她一个人在戏台子外面听得锣鼓梆子乱响急

得直转圈圈。母亲的喟叹就那样刺痛了我： “唉!小时候太可怜了!有钱人

看《白蛇传》，没钱人在外面转——在外面转!”真是母子同悲啊!所不同的

是，母亲那时候转着圈圈留恋难舍的戏是《白蛇传》，而我徘徊戏场、眼泪

汪汪、竖耳偷听的却是《十五贯》。

我的这颗书剑飘零的心，在走过大半个中国和更遥远的异邦之后，午夜

梦回，也总是一次又一次来到母校的操场，来到双面戏楼前，看着红色丝绒

大幕徐徐拉开，看见满戏台璀璨布景、戏衣缤纷——在梦中，锣鼓梆子敲得

热闹极了，线索悠扬，唱腔委婉，站在戏台子的人不是剧团的演员，而是

我，孩童时的我!我就那样在梦里醺眉醉眼，看着彩色光柱照着戏台上那个

落寞的舞者——歌者——满脸胭脂水粉的戏子——那真的是我!真的就是我

啊!我的梦，我的痴迷的梦，残酷的梦!那一刻的我真幸福啊!年少多愁的

心，在夺目的光芒里恣意迸射，灿烂殉情。

梦里仙乐飘飘．梦外银杏飘飘，金黄色的小扇叶从风中刮落，也从我挚

情的眼眸里飘过，落在灵光院湿润的地面上，铺满我的校园，也在我的心里

铺成金田。

我的那些瑰丽旖旎的梦啊，就是在那里，一个一个，像七彩泡泡，从柔

软心灵的缝隙里蹦出，再飞到天上去。



校。

方。

我看见一只凤凰，停在灵光院的银杏枝头，我知道那就是我，梦回母

我在这里骄傲过，幸福过，放声大哭过，可我做梦还是能梦见这个地

缤纷时光再现，落花飞红翩跹。

华美醉梦，由年少做到沧桑，一做就是三十年!

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媚，越来越温暖，越来越伤感。

2005年，我带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红纸伞》，和我驰聘中国书市、试

剑网络江湖时惯有的骄傲和自信，在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北大进行文学交流和

签名售书，面对铺天盖地的欢呼和掌声，我的眼前却浮现出了我故乡的母

校，我的商镇小学——我故乡的第一学府，在我心里的地位一点不低于北

大、清华和复旦，更是高过美国的剑桥和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我童稚的心

田，就是在这个庙场改造的乡村小学里得到开垦，那些辛勤的园丁，那些敬

爱的老师，在我昏蒙的心田种植了清晰的希望，收获了让他们惊喜地成功。

我成功了!成为一个作家了!我在自己的人生，用努力和勤奋，培植了一方

自己的舞台。我成了自己舞台的主人，光华四射!

我用故乡丹水商山的厚重文化磨砺出的锋利青剑，和中国第一名校打造

出来的天之娇子去比拼，去厮杀；他们有未名湖和红楼，我有商山四皓和商

鞅变法；他们有胡适和季羡林，我只需捧出《红纸伞》就为自己赢来骄傲；

北大学子引以为荣、新鲜出笼的小说只在自己校园的网络论坛红起来．而我

的小说却在红透互联网、红透全球人气最旺的华语论坛之后，风靡传统出版

界和最严峻的图书市场；末了，他们骄狂地说： “我们有北大!你呢?”而

我，只有一句话，就把他们挤兑得目瞪口呆： “我有商镇小学!”我的文学

启蒙，我的敏感触觉，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我的母校——商镇小学!我用灵

光院里获得的灵光黯淡了他们的狂躁和骄纵，我用母校银杏树枝头翔飞的金

黄色梦魅化解了仗剑天涯的千惑万惑。我用双面戏楼上听到的故乡戏曲．来

陈说商州文学的继承和发扬，用花鼓戏和秦腔的旋律来诠释最新戏剧理念和

人性美的最高境界——爱恨怜悯；我讲述商山四皓的避世和年少时梦想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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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我用激情和才思暗淡了北大名校笼罩在他们身上的眩目光环——传说里

奇幻悲壮的红纸伞，每一根撑起的伞骨都是我故乡的精神，伞骨聚集而起的

人性力量和华美震撼，就是我谱写青春的伞面上前生后世的绝言——我赢

了!

感谢我的母校，给我创作的灵感，不仅是《红纸伞》，还有长篇章回小

说《龙凤驹》，还没写完、还没出版，只在互联网上贴了头二十回，就又红

遍天涯，卖掉了税后百万的电视剧版权。洋洋洒洒《龙凤驹》，开笔就写商

镇．提笔就是我在母校商镇小学读书时耳濡目染、用心捕捉的传奇故事。虽

是历史风烟中丝丝缕缕的碎片，写起来却有着一十二分的自信，一百二十分

的酣畅．一千二百分的淋漓。初读时，感觉是一曲用人性之美谱写出的乱世

儿女激情悲歌：回味时，又像是一幅用残酷颜色、疼痛笔法泼画出的，为世

情传神、为风物点睛的，浮世绘风格的《清明上河图》；再品评，则又像是

一阕用惟美浪漫的手指精心拨弄，用箜篌或者五十弦的锦瑟含泪弹奏的，一

弦一柱思华年的市井悲调，流年心声；再一番咀嚼，更是一桌血性、肉欲、

情色极致结合，散发着爱恨怜悯、英雄气概、男欢女爱的饕餮大餐和满汉全

席。

手里撑着《红纸伞》，胯下驾着《龙凤驹》，我又可以仗剑走天涯了。

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

不是我多情．也不是感伤。而是长大成人的日子太苦，背井离乡的眼泪

太多，理想求索的路程太远——身体跟着走远了，远得让心不堪重负，驮不

动更高的飞翔。也因为疲惫的我真的乏了，渴望童真滋润，也渴望母校娘亲

一般的抚慰。

如今，我正步步迈进事业和生命的盛年，但在母校面前，我依然是她永

远长不大的孩子．有一颗柔怜亲爱的赤子之心。

曾经，我是母校银杏树枝头溜出去的小鸟，振翅远行，千里之外，还留

恋着那个温暖巢。

后来，我又变作母校手心里放飞的风筝，随风飘摇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了。但我翅膀底下的那根线总是握在她的手中，她只需轻轻一拽，我的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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